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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封面故事

“政府不能
跳光杆舞”
——— 青岛草根NGO 的生存现状
本报记者 鲁超国 姜萌 赵波

“你们救人，人家给你钱
吗？”
“不给。”
“那政府给你们钱吗？”
“也不给。”
“那你们花了时间，搭上自

己的钱，不顾自己的安危，去救
素不相识的人，你们岂不是傻
子？”
“我们能从中收获快乐。”
这是曾经发生在李延照和

妻子之间的一段对话。
李延照是“青岛红十字蓝天

救援队”的队长，武警退役，体格
健硕。青岛当地很多喜欢登山的
“驴友”几乎没有不知道这支志
愿队的，因为不少在山上遇困遭
险的人都是被他们救的。

目前他们还是一个草根
NGO，拥有成员200多人。他们正
打算注册，成为真正的NGO。

在青岛，目前注册的NGO已
经有6000多个，“他们在政治、经
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发挥了重大
的作用。”青岛市民间组织管理
局局长张志勤说，“政府不能跳
光杆舞，有一个十六字口诀概括
得最好：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
会协同、公众参与。”

因为共同爱好聚到一起

在青岛城阳流亭立交桥北
200米，一个汽修厂的二楼，有一
间70平米的房间。这就是青岛红
十字蓝天救援队的办公室。

这间办公室紧挨青银高速
和城阳高速，当初选址费了半
年，“是为了出动快捷”。本来每
月租金900多元，老板得知他们
干的是“好事”之后租金全免了。

办公室中间摆放着一个大
会议桌，西侧靠墙的桌子上放着
三台无线电设备。办公室西南角
有一张简易的办公桌和一把椅
子，椅子后面的墙壁上有一幅书
法作品：“向雷锋同志学习”。

这支救援队的骨干成员起
初都是一些无线电爱好者，“从
2002年就开始玩了，刚开始就我
们四五个人，就是为了省点电话
费，通讯方便。”李延照说。

2004年印尼海啸，一名英国
女无线电爱好者通过电波第一
个向世界发出了求救信息，这让
李延照等人若有所悟：“原来无
线电还有这作用。”
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七五军

团”(这是以他们通讯频率439.175
兆赫的尾缀“175”命名的——— 记者
注)、“红十字一七五应急救援志愿
队”两面旗帜，“这两面旗帜反映了
我们两个阶段的历史，以前完全是
自发的，后来成为红十字下的一支
志愿队。”

李延照又指着墙北侧的一
面写着“青岛红十字蓝天救援
队”的旗帜告诉记者，5月7日，中
国蓝天救援队总部的人将来青
岛为他们授旗。

办公室的架子上堆放着绳
索、担架、急救箱等装备，“这点
装备就花了四五万元，大部分都
是我们队员自己花钱买的，一部
分是青岛红十字会资助的。这些
药品是我们一个开诊所的队员
带来的。”

现在，这支民间救援队已经
拥有200多名成员，他们来自社
会各界，其中既有退伍军人，也
有来自电子、外贸、医疗、教育、
IT行业的无线电爱好者。

而青岛的另外一个草根
NGO——— 青岛交通俱乐部，也是
因为共同的爱好把各行各业的
人聚集在了一起，他们的“办公

室”则是一个网站。
“我们上有70多岁的老人，

下有十几岁的小孩，都是我们的
会员。”俱乐部负责人之一张凯
称，他们的会员已经4000多人，
“大部分都是从小就喜欢研究公
交车的，就像有些人从小喜欢集
邮一样。”
“虽然都是公交车爱好者，

但是每个人的兴趣点却不同：有

的对线路感兴趣，有的对统筹调
度感兴趣，有的对车型感兴趣，
有的则对票价感兴趣。”

青岛市民管局局长张志勤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
前在民政部门注册的社会组织
共有6000多个，“还有一种组织
形式是备案的社区社会组织，登
记门槛比较低，青岛有2000多
个。至于没有注册登记的就无法
统计了。”

“我们就是当年的

‘民兵’”

无论是李延照还是张凯，都
认为他们的“组织”是政府的“辅
助力量”，而且发挥着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
“就像战争年代的民兵一

样。”李延照觉得他们的最大特
点就是“灵活机动”，有任务时能
很快集结起来，任务结束后又迅
速化整为零，各忙各的。

2009年5月8日，国际红十字
日，青岛市红十字会组建了8支
志愿队，“我们是其中之一，负责
应急通讯。”

那天搞了一个演练，8个志
愿队共同配合救一个人。“山地
搜救的上山之后，我们负责应急
通讯的体力不支跟不上，我们跟
上了，医疗队则跟不上。”

亲历演练的李延照觉得志
愿队之间衔接不流畅，“也就是
在那时，我有一个想法：为什么
不能把8支队伍糅合成一支综合
性救援队伍？既能搜救，又掌握
紧急通讯，还会紧急医疗。”

同年6月份，他们加入中国
救援联盟，邀请蓝天救援队给他
们做培训。

现在，他们每周一开一次

会，周三进行体能训练，一般都
会选择晚上，白天各忙各的。而
周日的时候会进行登山训练。

李延照现在是一名送水工，
“以前还卖过服装”，但是他坦承，
家里的支出主要还是“靠老婆”。
“现在我们大都是从青岛红十

字会接到救援指令，然后就会通过
无线电台、手机飞信和QQ群发出
集结令，半小时之内就能到办公室
集结完毕，然后整装出发。”
“有时候我正给客户送着水

呢，突然来了集结令，我关上车
门就走。开始有的客户还挺生
气：‘你水挺好，服务态度不咋样
啊’。之后知道我干什么去了，也
就理解了。”李延照说，每次出任
务，一般都有10个人以上。

张凯倒不会耽误自己的工
作，他主要是利用业余时间维护
网站。
“下班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

上网，每天都5个小时以上。”张
凯上班干两天休一天，而休息的
这一天他基本都会在网上。
“刚开始呢，纯粹是我们一群

爱好者在群里讨论着玩。”后来，青
岛交管局、运管局在网上进行访谈
时，他们就提出很多意见和建议，
“我们提的都不是一些比如‘我家
门口为啥没有几路公交车’之类的
问题，而是一些公交统筹、线路规
划等方面的问题。”

渐渐地，交通俱乐部引起了
有关部门的注意，后来开始主动
找他们征求一些意见和建议。
“比如城阳要实现公交一体

化，政府部门就让我们提一些意见
和建议，我们在网上进行征集，然
后经过讨论和论证，整理之后交上
去。有不少都被采纳了。”

在啤酒节和糖酒会的时候，
俱乐部还组织志愿者去现场，为
乘客提供现场咨询。
“因为这是大家的爱好，所

以积极性都很高，自律性都很
强。”张凯说，他们“负责人”的职
责就是对报名志愿者进行排班，
“有时候志愿者太多了还要经过
筛选。”
“社会组织成员是因为兴趣

爱好才聚在了一起，所以凝聚力
非常强，办事效率也非常高。社
会组织弥补了政府公共服务中
的很多不足。”张志勤认为。

“一句‘谢谢’足够了”

张凯从来不觉得把大把的
时间花在“青岛交通俱乐部”网
站上是一种浪费。
“我们肯定不是为了金钱。

当我们的建议被政府采纳的时
候，我们获得了一种满足感，这
比金钱更受用。”

张凯说，通过与政府的合作
与沟通，政府会把一些最新的信
息透露给他们，让他们提意见和
建议，他们的兴趣爱好得到了满
足，而他们为政府提供一些好的
意见和建议，也是在帮政府的
忙，“达到了双赢的效果”。

在李延照的救援队办公室，
墙上有一面锦旗：“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送旗人的落款

是：盐城路6号登山队，时间是
2010年6月28日。
“那是6月5日的时候，我们

救助了一个65岁的老人，他的脚
踝扭断了，被困在李沧区一个山
上。我们把他救下来送到医院，
医生说再晚一个小时老人的脚
就得截肢。”
“后来他老伴给我们来送锦

旗，给我们磕头，还给我们钱，被
我们婉拒了。”就是这面锦旗把
李延照感动了，“这首《游子吟》
是一位母亲写给儿子的。她把我
们当成了亲人啊。”
很多人也不理解他们：花了时

间不说，装备自己买，甚至连油钱
都要自己掏，你们到底图个啥？
“我们啥也不图，一句‘谢

谢’足够了。”李延照说。

当爱心遭遇“狼来了”

今年2月12日中午12点多，李
延照正在水厂往车上装水，突然
收到任务，他关上车厢门就奔赴
救援办公室，路上发出了集结令。

半个小时，13名队员赶到。
“有一游客在山上迷路，发生骨
折。”对方电话能接通，李延照一
边安慰对方，一边询问方位。

2点17分，队员们到达游客
指定的位置，但是没发现人。打
电话不接，发短信不回。

队员们担心游客发生意外，
在山上搜寻了三个小时，还是没
有任何发现。
最后，队员们只得放弃。
第二天，李延照继续打对方电

话，中午关机，下午又开机。李延照
依此推测对方应该是安全的。

随后，李延照给对方发了一
条短信：“王先生您好，我是红十
字一七五应急救援志愿队的队
长。因为在你报告遇险的位置没
有搜索到你，且不接电话无法联
系。距我们最初搜救已经过去48
小时，我们决定终止本次救援！
不管怎样，希望在您真正需要救
助的时候我们能够帮到您，祝您
平安。”
对方回了一条空白信息。
其实队员们早已经怀疑是有

人“报假警”。“有的队员就想报
复，提出把这件事发到网上，把对
方电话号码也公布上去。”李延照
就靠一张嘴给大家暖心窝子，“我
们要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那样
做有损我们志愿者身份。”

最后大家研究如何防范，但
是研究来研究去，也没研究出个
结果来。
“任务一来，救人要紧。”让

李延照没想到的是，4月13日，又
发生了一起“狼来了”的事情。
“我们的队员都非常伤心，

非常气愤。”但是，他们没有更好
的办法，只能把对方的电话号码
提供给警方处理。
“从去年到现在，全国救援

联盟一共发生过三次类似事件，
有两次发生在我们这里，另外一
起发生在北京。”
“我希望，不要让‘狼来了’

的故事演变成一种事实。”李延
照说。

爱心难找“婆家”

目前，青岛红十字蓝天救援
队和青岛交通俱乐部都打算注
册成为真正的NGO。
“我们已经和青岛红十字会

达成意向了，他们同意做我们的
主管单位。”李延照说，现在他们
遭遇的最大困难是资金问题。
“我们的想法是，有一家企

业能资助我们，然后给企业冠
名。”现在，他们不缺人，不缺技
术，不缺主管单位，唯一缺的就
是资金。

而青岛交通俱乐部也打算
注册，“必须有专人来负责。”张
凯说，那样的话，就要靠网站进
行创收了，其实这是他们最不愿
意看到的。

而在民管局注册的几个基
本条件是：首先是3万元注册资
金；其次是要有业务主管单位；
再次是有固定办公场所；最后是
有专门的工作人员。
“现在其他条件都好办，就

是业务主管单位不好找，因为很
多社会组织找不到对应的政府
部门，即使找到了，很多政府部
门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一定
愿意管。”张志勤介绍，“所以，如
果严格按照政策法规来讲，很多
民间社团都是非法存在。”
“现在国家政策也在不断调

整，以后注册不用挂靠主管部门
应该是一个大趋势。”张志勤说。

4月15日，在遭遇第二次“狼
来了”之后，青岛红十字蓝天救
援队又接到了一个救援电话。
“集结令”通过无线电传输

到每个队员那里，李延照和其他
12名队员迅速集结，穿好救援
服，带上救援设备。
“出发。”

“你们救人，人家给你钱吗？”
“不给。”
“那政府给你们钱吗？”
“也不给。”
“那你们花了时间，搭上自己的钱，不顾自己的安

危，去救素不相识的人，你们岂不是傻子？”
“我们能从中收获快乐。”
这是曾经发生在青岛红十字蓝天救援队队长李延

照和妻子之间的一段对话。

一名队员为李延照整理救援服。 本报记者 鲁超国 摄


